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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名：挑選日 

 

    浴室傳來水聲。 

 

    睜開眼後習慣性地瞄了一眼床頭邊的電子鐘，卻發現艾琳娜的桌燈亮著。比平常更早被吵醒沒有

令我感到任何一絲不悅。我將頭轉回來望著天花板發呆，假裝沒聽見艾琳娜打開粉底盒的聲音，還有

浴室裡那刻意把水龍頭開到最大藉以掩飾的啜泣聲。 

    我不怪芊熙早起洗頭洗澡，也不怪她想哭，那不是她的錯，我甚至希望她平常能夠多掉些眼淚，

不需要在我們面前苦撐也沒有關係的。但是基於更重要的原因，我還是嘆了口氣掀開被子，踩著木製

樓梯時睡下鋪的賀華睜開了眼睛。該起床了，我說。然後敲了敲浴室的門。 

 

    「別哭了，眼睛會水腫。」 

 

    浴室裡的水聲停了。我向來討厭擺出無情姿態的自己，但此刻不開口恐怕才是真正的無情。至少

這個房間內的人都如此認同。對著小鏡描繪眼線的艾琳娜轉頭望向這邊，金色的髮絲在我的眼角餘光

劃出漂亮的弧度，然後她鼓勵似的對我勾起嘴角的笑容。 

    浴室的門把轉動，芊熙紅著眼睛不好意思地站在氤氳蒸氣中，我拍了拍她的肩，順手把櫃子上的

眼膜遞給她。她感激的眼神其實挺多餘，我們一直以來都是一丘之貉。互相幫助不需要太過偉大的情

操，一切都只是為了能夠活下去。 

    「去化妝吧。」接著我毫不猶豫的走進浴室，扭開蓮蓬頭，讓蒸氣瀰漫整個空間。 

 

    今天是挑選日。 

 

    在挑選日裡我們精心打扮，不是通常而是義務。為了卑微的可笑的未來、為了我們毫無選擇的未

來，對著粉底盒內的小鏡子描繪貓膩的眼線，戴上放大片和厚重的假睫毛，擦上唇膏，站在鏡子前為

虛假的倒影加上一層又一層華美的服飾。房間有個小小的櫃子堆滿了過期的時尚雜誌，裡頭的模特兒

搔首弄姿的笑著，她們的工作是穿上那些也許根本不想穿的衣服，還要擠出專業微笑，現在想想我們

也一樣。做了言不由衷的打扮還是必須笑著。要可愛、親切，要討人喜歡。 

 

    據說人是最能習慣逆境的一種動物，只是我實在不太確定，在「遭遇未知」之後，我們是否還能

被稱作為人？ 

 

    自從「那些東西」攻佔了地球之後，至今過了一年三個月零六天。 

 

    不知道能不能用外星人這麼膚淺的詞彙來稱呼「那些東西」，我在之前的挑選日見過牠們很多次，

牠們的長相不是人類貧乏的語言能夠形容出來的，甚至不像任何科幻電影裡出現的外星人，也許也正

因為這點人類才沒意識到電影情節已經發生，發生的當下也無法使用電影的任何一種情節來對付「那

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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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只能任憑「那些東西」宰割，牠們將成年和未成年人類徹底隔絕，再各自區分成食用和寵物。

被當作寵物豢養的成年人類負責接洽與人類有關的一切，老師、未成年人類區域內的商店店員或者翻

譯，因為只有統領等級的「那些東西」才通曉人類的語言。 

    未成年人類集中的區域內，最多的建築物是學校，每個未成年人類都強迫住校。每個月會舉辦一

次「挑選日」，一些有錢有勢的「那些東西」會進到校園來挑選年屆高三的未成年人類。通常長得漂

亮可愛，或是擁有特殊才藝的，會被挑去當成寵物豢養，「那些東西」會給予他們頂級的待遇和菁英

般的培養，他們能夠過著相對正常的生活，甚至能有幸成為人類與「那些東西」接軌的管道。儼然是

已經殘破不堪的人類社會中的菁英。 

    而「那些東西」若一時興起，也會挑選一些相貌平庸、身材豐腴的人當作食物。那些直到畢業都

沒有被選中的人們，有些會依照不同的特性送去生產區，負責生產毛髮或是乳汁，好一點的分派到勞

動種植，而剩餘的就全數送進食用區。 

 

    我想那些成人也是這樣被區分的。 

 

    可是為什麼，這如同煉獄般的世界莫名的讓我有一種熟悉感？在我還小的時候，在這個世界還是

本來樣貌的時候，我依稀記得我曾看過這樣的世界以另一種形式存在著，我依稀…… 

 想不起來了。 

 

    方才灑在身上的水珠開始冷卻，我才意識到自己又在發呆，現在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我用浴巾

隨意包裹自己後走出浴室，發現賀華坐在床上晃著兩條纖細的腿在等我，臉上敷著面膜。 

 

    「抱歉，我洗太久了。」難道只有我一個人想活下去嗎？我咬著臉頰內側的肉，為自己發呆而延

誤的時間感到抱歉。 

 

    「沒事的。」敷著面膜的賀華只能輕輕牽動嘴角的肌肉，「今天這種日子大家都不好過。」 

 

    我強迫自己報以微笑，別再影響旁人的心情了。我坐到艾琳娜身邊，她漂亮的綠色眼睛很適合拉

長的眼線。有的「那些東西」非常偏好金髮碧眼的外國品種，我想她這次一定會被相中，嗯，我們這

次一定都會被相中的，我用力塗抹眼影，剛刷上的睫毛膏在眼睛周圍慢慢暈開，我拚命眨著不讓淚水

毀了妝容。 

 

    一旦發現自己能夠活著，就不會想死了。 

 

※ 

 

    教室裡的空氣很沉悶。緊張的呼吸幾乎要凝成實體，隨手一抓彷彿就能納入掌心。但我沒必要這

麼做，因為已經夠多了。我偷瞄了一眼芊熙，她膝上緊握的雙手指節泛白，下嘴唇也被咬出齒印；艾

琳娜絞扭著雙手，幾度湊到唇邊又將之放下，正極力克制自己只要一緊張就會啃咬指甲的習慣。賀華

則面無表情，過了一會兒她意識到我在看她，於是也望向這邊，我們視線相會，鼓勵的微笑掛在她的

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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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著其他因緊張而弓起的背部，宛若毛髮直豎的幼貓，以前我也養過一隻貓，在我很小的時候，

後來牠去哪了？我應該在哪裡看過牠毛髮直豎的場景，否則不會如此聯想。牠最後怎麼了，我的腦袋

空白了一下，為甚麼我老是在挑選日的時候胡思亂想？ 

 

    門外傳來重物在地上拖行的沙沙聲，「那些東西」似乎沒有腳。我聽著那沙沙聲由遠而近的自走

廊那端傳來，然後不約而同的停下，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再次響起。然後停下、響起、停下、響起。

當沙沙聲在門口停下，一陣寒意竄過背脊，雞皮疙瘩爬上我的皮膚。牠們開始「挑選」了。 

    講臺上的老師慌忙迎上前去，牠們用一種像是雜訊的滋滋聲交談了一會兒，然後老師戒甚恐懼的

退開，「那些東西」滑進座位的走道之間，來來回回審視我們，寵物或食物。我強迫自己呼吸，面帶

微笑。不要去想。不要去想。 

 

    其中一隻「那些東西」在艾琳娜的座位旁停下，並發出像是天線沒接好的雜訊聲，老師招手要她

出列。瞬間教室裡幾十雙眼睛都聚集到她身上，忌妒的、羨慕的、複雜的，艾琳娜原本就相當白皙的

臉龐霎時褪的毫無血色，她求救似的轉頭望向我，碧色的瞳孔裡盡是恐懼。 

    我感到身體裡的某一部份放鬆了。卻不太能確定是為了艾琳娜，還是為了我自己。 

    不知道是在慶幸被選上，還是沒被選上。 

 

    當我還在以眼神安撫艾琳娜的情緒之時，她身邊已經又陸陸續續出列了兩位女孩，再過去是兩個

健壯的男孩，滿臉掩飾不住的驚慌失措。老師站在前頭唱名，實際上講了什麼我沒聽清楚，大概是在

宣布誰是哪一個「那些東西」的所有物。接著她從講桌底下拿出咖啡色的皮製項圈，一共有三個。 

 

    只有三個。 

 

    空氣霎時緊繃起來，艾琳娜白皙的手指掐進掌心，她身旁的女孩也緊咬著唇。老師走到她們身邊，

將咖啡色項圈分別安置到她們頸上，艾琳娜瞬間放鬆的表情讓我的心臟莫名抽痛。同時站在講台上的

兩個健壯男孩臉色刷的慘白。 

    老師接著拿出銀色的穿洞器，當她靠近男孩的時候，他倆濁重的呼吸聲連我都能清晰耳聞，老師

面無表情地按下開關，機器運轉的聲音充斥著教室，她在兩個男孩的耳垂上迅速烙下小孔，然後為他

們戴上刻著編碼的銀色耳環。 

 

    那是食用人類專屬的編號。 

 

    我無法移開視線，縱使一切是如此殘忍。當他們烙上印記的當下，就決定了從今往後的命運。 

    被「那些東西」玩弄於股掌，這就是人類的宿命。 

 

    講台上的五個人跟著「那些東西」走了。臨走前艾琳娜回頭朝我望了一眼，白皙的手指掠過項圈，

嘴角綻放笑容。那是喜悅的、欣喜若狂的微笑，對未來充滿無限遐想與希望的微笑。 

    有時候我們也只能相信，這樣的命運能使我們安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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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那隻貓，那是一隻黑貓，有著琥珀色的雙眸。牠驚慌地衝到馬路上，全身毛髮豎立。牠還

很小，不過是隻幼貓。路邊停著一輛白色大卡車，兩個身穿黑色背心的男人打開車門，其中一個手握

套頭鐵絲，另一個則拿著網子。 

 

    黑色幼貓揮舞著小小的爪子，但在兩個成年男子的陰影底下只是徒勞無功。男子手上的鐵絲套入

牠的頸子，用力拉扯，牠黑色的身軀被提到半空中。在被扔進網子的瞬間，牠慌亂的琥珀色眸子終於

找到了我。我看著牠粉紅色的嘴巴開闔，急切地朝目睹一切的我發出求救的嘶喊。 

 

    「方蕊！」 

 

    我嚇得睜開眼睛的同時芊熙的臉闖進視線，她攀附在我床沿的手指幾乎嵌進木頭床板，臉色蒼白，

努力故作鎮定卻藏不住滿臉驚恐。 

    「艾琳娜她......。」她吐出那個名字的語調顫抖的厲害。一股不知從何而來的寒意，冷的我全

身血液幾乎都要凝結。 

    而那瞬間浮現在我腦海的是，艾琳娜在離開教室前，撫過頸間項圈的那抹放鬆的微笑。那抹期待

著美好未來的微笑。 

    當我衝進交誼廳的時候賀華已經站在電視前面，一如往常的冷靜，面無表情的盯著螢幕畫面。從

她的表情完全解讀不出接下來映入我眼簾的景象。 

 

    電視裡的艾琳娜兩眼呆滯，全身赤裸的跪坐在黑色欄杆的後面，熙來攘往的「那些東西」笑鬧著

走過她的面前，甚至停下來對她指指點點。 

    欄杆上鑲有白色解說牌，斗大的黑色字體分別用「那些東西」以及人類的語言寫著： 

 

    雌性人類。瑞士裔。 

 

    我瞪著下方已經翻譯為人類語言的字幕，此刻播送的新聞是關於「那些東西」在殖民地內興建的

第一座「人類園」，在今天隆重開幕。人類園的園長保證，引進的人類都是具有各地特色的指標性品

種。畫面簡單的帶過幾個籠子，裡頭關著的人膚色、身形各異，也都擁有專屬的解說牌。 

    耳朵聽見有人激動的喘息聲，過了很久，才意識到那出自我的口中。 

 

    「為什麼艾琳娜會變成這樣？」我終於找回自己破碎的聲音，開口問了沒有人願意去想的問題。 

    「因為她是指標性的人種。」賀華依舊面無表情，她的聲音很輕，幾乎要消散在空氣中。「這對

牠們而言不過就是娛樂。就是個能看到各式各樣人類的、假日消遣的去處。」 

    「為什麼啊？」隨後而來的芊熙站到我身旁，掌心傳來握緊的溫度和力道 ，我能感受到顫抖，

卻不能確定那是來自於我，還是她。「為什麼啊？她不是被“選中”了嗎？」 

    「被選中後就是寵物，主人想怎麼對待寵物都可以。想棄養、想賣人、想剝下毛皮或是宰殺來吃。

在牠們的世界和我們的世界都是如此，不是嗎？」 

 

    賀華轉過頭，讓我清楚看見她沒有情緒波動的雙眼，霎時竟讓我有些背脊發涼。 

 

    但更讓我不寒而慄的是她所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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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說是「我們的世界」？ 

 

※ 

 

    又是那隻黑色幼貓。牠最後的哀號夜夜迴盪在耳際。我知道牠被抓走後會送去哪裡，也知道若是

沒人認養，幾天後牠就會停止呼吸。 

    某次我和媽媽出遊時經過一個黑色大煙囪，當時我趴在車窗玻璃好奇觀望，邊聽著媽媽說明那是

專門焚燒被安樂死的動物屍體。 

    那隻黑貓，說不定正躺在哪裡。 

 

    吸入的空氣變得灼燙，好熱，這裡是哪裡？回過神來才發現置身於熊熊烈火，四周的牆壁被煙燻

得漆黑，我抬頭看見上方有個小小的圓形洞口，可以看見外面的天空。四周的濃煙不斷望那裏聚集，

急著逃出這個狹小炙熱的空間。 

 

    我知道這裡是哪裡了，這是焚化爐內部。 

 

    撕裂般的動物叫聲自我身後響起，當我轉頭瞬間，有團黑色的不明物體自火舌竄出，不顧一切朝

我撲過來。 

 

    「喵——」 

 

    自夢中驚醒後喘了好大一口氣，那灼熱的空氣彷彿還攀附在我的鼻腔。 

    又是同一個黑貓的夢。 

    我習慣性的偏頭看項另一側的床鋪想尋求安慰，心臟卻如同被揪緊。我忘了那張床已經沒有人

了。 

    芊熙昔日和艾琳娜共睡的上下舖空蕩蕩的。因為她也在第二次的挑選日被帶走了。現在房裡只剩

我跟賀華獨處。我時常在夜裡為芊熙祈禱，願她不似艾琳娜那般。 

    我也常想起那天在交誼廳裡，看著艾琳娜的遭遇卻仍面無表情的賀華。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能夠這

麼冷靜的面對不合常理的一切，怎麼能夠對這麼殘忍的事如此雲淡風輕。 

    我走下木製爬梯，才發現賀華也不在床上。她的棉被整齊堆疊，床鋪已變得冰涼，看來已經出去

好一陣子。 

 

    房門吚呀一聲打開了，我瞇起眼睛看向背光的來者。然後燈亮了，賀華一貫的面無表情站在房門

口，唯有臉色有些蒼白。 

     「有個東西，我想妳應該來看一下。」 

 

    心中不好的預感逐漸擴大，但我仍舊一語不發的尾隨賀華來到交誼廳。電視螢幕依舊停留在新聞

畫面，這次的主播是個人類女孩，此刻正笑容甜美的播報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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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月送進人類園的瑞士裔雌性人類艾琳娜目前適應狀態良好，也因討喜的外表一躍成為

人類園的明星。而今早園方發出最新消息表示，他們已經找到另一名純種的雄性瑞士裔人類，估計在

下禮拜會送達，與艾琳娜進行配種。為了讓瑞士裔的明星人類艾琳娜得以在人類園交配並產下後代，

園方這次可說是煞費苦心……」 

 

    嗡——的一聲，耳鳴了起來。 

 

    「怎麼可以……這種事情，太不人道了。」我不自覺的抓緊賀華的手，捏到手指隱隱作痛。「這

太殘忍了！」 

 

    「為什麼是現在才覺得殘忍？」 

 

    賀華淡淡留下一句話，轉身就走。 

 

    我看著她的背影漸行漸遠，頓時覺得，賀華很可怕。 

 

    她不是冷靜，而是把這一切視為理所當然。 

 

    可是，為什麼？幾曾何時，人類難道也做過同樣殘忍的事嗎？ 

 

    那瞬間，耳邊再次響起了黑貓淒厲的哀鳴。 

 

※ 

 

    黑貓原本是住在家裡的，我還記得爸媽在我房裡發現牠時的不敢置信和咆哮。我也記得牠依偎在

我懷裡的樣子，還有牠溫暖的毛髮。 

    我也記得家裡被抓得亂七八糟的物體，久久未清的貓砂散發異味，因此換來的火辣巴掌。還有接

二連三發生的不幸的事，我聽見爸媽相互咆哮，最後指責是黑貓帶來不幸。 

 

    我也記得牠被提起後頸時毛髮直豎、揮爪掙扎的模樣，還有牠被扔到馬路上時吃痛的哀號。 

 

    「這種貓我不要了。」 

 

    然後，我聽見這些話自我嘴裡流瀉而出。 

 

    再度睜開眼睛時冷汗浸濕了後背，怎麼最近老是做奇怪的夢。 

    「妳還好嗎？」賀華的聲音自下方傳來，我探頭看見她頭髮濕濡，也已經換上外出的服飾。「沒

事的話快點起床吧，今天是挑選日呢。」 

    我微愣，接著立刻跳下床梳妝打扮，我努力想保持鎮定，但夢裡的不安和無形的恐懼壓的我快喘

不過氣來，我怎麼會忘記這麼重要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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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走進教室的我也忘了，「那些東西」走進教室也沒讓我像平常那樣緊張 心臟一直像是懸在半

空似的。朦朧間只聽見老師喊了我的名字。 

 

    「方蕊。」 

 

    我的名字？ 

 

    那瞬間所有雜音都自背景抽離，耳朵能聽見的只有老師第二次的唱名，她招手要我出列。 

    我被選中了？ 

    我恍惚的自座位起身，踏出的每一步都虛無縹緲。 

    這不是我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嗎？為什麼一切都那麼不真實、不確定。眼前忽然快速閃過芊熙和

艾琳娜的臉，艾琳娜全身赤裸，跪坐在牢籠裡的模樣，我努力將畫面趕出腦海，卻引來一陣暈眩。 

 

    不會的、不會的。我不會像她一樣。 

 

    一直到耳朵傳來尖銳刺痛的灼燒感，一切感官才回歸正常。冰冷的金屬貼上我的肌膚，我慌張地

用手一摸，上頭刻蝕的數字凹槽涼涼的掠過指尖。腦袋像被人重擊一般，在耳鳴來襲之後一片空白。 

 

    我最深的恐懼，霎時變為事實。 

 

    我是食物？我是食物？ 

 

    我會被送進暗無天日的地方，每天等人餵得肥胖，然後送進屠宰場？ 

 

    我不要！ 

 

    我用力搶過老師手上的穿洞器，將之砸在我未來的「主人」身上，牠發出比平常更高頻率的滋滋

聲，我希望那是牠吃痛時的反應，接著我在眾目睽睽之下衝出教室。 

    後頭立刻一陣騷動，我在走廊上拔足狂奔，開什麼玩笑，說什麼都不要被當成食物。後頭追逐的

腳步聲以及「那些東西」拖行於地的沙沙聲越來越逼近，在我開始感到絕望之際，忽然一股強大的拉

力將我扯進陰暗的轉角。 

 

    「妳這樣有什麼用？遲早會被抓回去。」轉角處是一直以來都很冷靜的賀華。 

    「為什麼是我？」我抱著肩膀瑟縮發抖，顫抖的指尖摸上那塊冰冷的金屬。「為什麼是我？為什

麼是我去當食物？」 

    「難道妳認為被選為寵物就會比較好嗎？」賀華冷著語調，她的聲音從未包含任何希望，了無生

氣，彷彿早已看透這一切。「妳以為我們的命運還有什麼好改變的。難道妳忘了艾琳娜遭受了怎樣的

事情嗎？難道妳忘了芊熙嗎？」 

    「不管芊熙現在在哪裡她一定都過得很好！」我幾近歇斯底里地大喊。又或許我只是不想承認，

我們一直以來追求的事物其實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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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還要作夢到什麼時候？」賀華冷笑，眼裡滿是輕視和不屑，接著用力將我拖出轉角，她伸手

指向走廊遠端背對我們的一群「那些東西」。 

    「就讓妳看啊，被選為寵物到底有沒有過得比較好。」 

    她的指尖只準確地指向一個人的背影。 

 

    那是芊熙。 

 

    芊熙微微側向這邊，所以我能清楚的看見她的臉皮中間裂了一條縫隙，將她整個人一分為二，露

出隱藏在她身體之下的「那些東西」。 

    那一刻，我發現自己叫不出聲音。 

 

    「被當成寵物有比較好嗎？」賀華的聲音充滿嘲諷。聽在我耳裡音調拔高了好幾倍，字字句句尖

銳的用力刮著我的耳膜。「被豢養、被虐待，被宰殺剝下外皮，然後做成裝飾品穿戴在身上，那樣有

比較好嗎？」 

 

    我還死盯著那已經不屬於芊熙的外表，腦中有個聲音歇斯底里的尖叫。然後，我聽見自己尖叫。 

 

    「妳閉嘴！」 

 

    我撲向賀華，將她按倒在地上。然後崩潰的、毅然決然的以顫抖的手拆下耳垂上，烙印著專屬於

食物編號的銀色耳環，毫不猶豫的直接刺進賀華的耳朵。 

    賀華沒有掙扎也沒有喊痛，訝異的表情凍結在她臉上。我們的大動作和叫喊成功引起了「那些東

西」的注意，方才站在走廊尾端的「那些東西」朝這個方向聚集，想要回屬於牠們的東西。 

    而那個東西，已經不是我了。 

 

    「我很抱歉，但我還是想活下去。」 

 

    我訝異自己如此平靜，然後將賀華推向「那些東西」。牠們對於人類沒有什麼辨識能力，通常是

靠著項圈和耳環辨別。這是我在某一次「那些東西」搞錯寵物的時候發現的。 

 

    但賀華唇邊揚起了笑容，我也是這時候才發現，她剛才被我刺穿的耳垂一滴血也沒流。 

    接著「那些東西」撲過來抓住我。 

 

    此刻內心的驚訝大過恐懼，我拚命掙扎反抗，賀華站到我面前，一臉嫌惡的摘下銀色耳環扔到地

上。她張開嘴巴，以滋滋聲示意「那些東西」停下動作。牠們固定住我的頭，強迫我仰視賀華。 

 

    「很意外嗎？」賀華微笑，然後她的臉從中裂開。 

 

    賀華，不，「那些東西」褪去賀華的外皮，滿意的享受我不敢置信的臉龐扭曲。 

 

    「真是的，妳還真粗魯，我很喜歡這副身體的說。」牠惋惜似的的撫著剛剛被我穿出小洞的耳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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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對賀華做了什麼！」我的聲音已經半是尖叫了。 

 

    「別假惺惺了，妳剛剛不是還想把她當成自己的替代品嗎。」如果牠還穿著賀華的外皮，此刻肯

定是一臉嫌惡。「更何況，妳根本就沒認識過真正的賀華。打從妳住進宿舍的那天，坐在床上的就是

我喔。」 

    「妳這麼做有什麼目的？」我瞪著牠，不發抖已經是我盡己所能維持住尊嚴的方式。「玩弄人類

的感情對妳們而言就那麼有趣嗎？」 

    「妳好像搞錯了什麼。我在妳身上可沒看到所謂的感情。」牠皺起眉頭，「更何況這並不是玩弄，

而是實驗。」 

 

    「打從我們登陸地球的那天開始就一直感到好奇，人類這種脆弱不堪的生物到底是如何能成為萬

物之首。我們嘗試用妳們的邏輯思考，並複製妳們的生活方式，還有像我這樣直接和人類接觸以取得

研究資料。」 

 

    「這算什麼生活？人類才沒有那麼殘忍，妳們根本就是殺人犯，居然還吃人類！」 

 

    「妳們吃牛羊雞豬。這有什麼差別嗎？」牠將賀華的皮囊檢視了一遍後緩緩穿上，那張奪來的漂

亮臉蛋微笑著，「更可笑的是，妳們吃人類養的牛羊雞豬，卻又看不起那些吃人養的貓狗的人，我們

試著以妳們的生活模式來揣度人類，但我們始終無法理解人類矛盾的價值觀。」 

 

    「妳、妳在開什麼玩笑！」我發現自己幾乎要說不出話來，「我們跟妳們才不一樣，妳們就算不

吃也在殘殺人類，供妳們娛樂和裝飾。妳們根本就不把人當人看！」 

 

    「同樣的話，妳怎麼不問問妳們人類呢？妳們老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小事殺戮，吃飽了也繼續殺戮，

為了毛皮啦獸角啦牙齒啦。我說過我們只是依循人類的方式來對待妳們。何況我不需要反駁妳，妳自

己也知道妳說的話有很多漏洞。」 

 

    我的確知道。而「賀華」帶著玩味的笑容靠向我，像發現新大陸般興奮。 

    「妳是少數幾個會對那些話有反應的人，幾乎所有的人類都不願意面對他們扭曲的想法。」 

    「賀華」一臉意猶未盡的將手一揮，發出滋滋的聲音，接著轉身離去，「那些東西」則架著我往

反方向走去。 

 

    「真是可惜啊，我還挺喜歡妳的。本來想說取得足夠資料之後，要把妳選去當成寵物。現在看來

妳有更適合的去處。」牠的聲音在我身後越來越遠，「把她帶去 2012 號實驗室。」 

    「住手！放開我！別把我和妳們這種東西混為一談。」我尖叫，身軀很不爭氣的不斷顫抖。「妳

們、妳們殺了芊熙，妳們殺了我朋友！」 

 

    遠處的腳步聲停下，不需要看，我也能想像此刻在「賀華」臉上的笑容。 

 

    然後，屬於賀華的嗓音輕輕柔柔地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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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也殺了那隻貓嗎？」 


